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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人物 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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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我坚定了铁的意志——— 打回老
家去。再会吧，在前线上……”一个山东青年
来到河北抗日前线，战斗在平北敌后，用青春
热血将自己的诗歌书写在他挚爱的土地上。

北京市延庆区城东北的龙庆峡有“古城九
曲”之称，如今层峦叠嶂、风景秀丽。青山埋
忠骨，大地留英名。在龙庆峡入口处，平北抗
日烈士纪念园内一件件实物、一座座建筑记录
了平北抗战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在斗争中牺牲的
烈士们的英勇事迹。在这些烈士中，一个山东
人的名字总会被人提起。

这个山东人名叫高传纪。据平北抗日战争
纪念馆讲解员介绍，高传纪是山东潍县人，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任龙赤联合县四
区区委书记。在反“扫荡”斗争中，高传纪不
幸被捕，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他大义凛然，
坚贞不屈，被日军放出的军犬活活咬死，最后
只剩几块残骸遗骨。高传纪牺牲时只有19岁，
是纪念馆里记载的年龄最小的烈士。

半个多世纪的寻找

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在济南千佛山脚下
的一座茶馆里，85岁高龄的高云谈起大哥高传
纪，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悲喜交加，说不出什么心情。”高云的
泪水中，既包含对大哥壮烈牺牲的痛心，也有
历经几十年艰辛寻找终于知道大哥魂归何处的
感慨。

高传纪到平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后，与家中联
系就不顺畅了。1942年7月，他给父亲高象九寄出
了最后一封信，之后便杳无音讯。新中国成立后，
家人四处寻找高传纪的下落。高云说：“我父亲为
了寻找儿子，四处打听，向组织、朋友发出了无数
封信件，发动亲戚、熟人问遍了他们的同事战
友，在多家报纸刊登了寻人启事。”

家人的这番努力得到了一些线索。有朋友
发来了信函，说高传纪牺牲在了内蒙古赤峰。他
们立即赶赴赤峰，到当地有关部门查询，走访了
当地百姓，结果一无所获。类似的情况经历了无
数遍，一次次希望最终变成了一次次失望。

1975年，事情才有了转机。高传纪的战友
肖远烈来信，介绍了高传纪牺牲的整个过程，
并提供了牺牲地——— 赤城。高传纪的家人立即
赶往赤城，但仍然没有找到烈士的任何踪迹。

2016年，笔者王晓颖在参加中宣部组织的
培训班时，到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接受理想信
念和党性教育。当讲解员讲到纪念馆里牺牲年
龄最小的烈士高传纪时，笔者在感动敬仰的同
时，对这位烈士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仔细核对这个年轻人的信息，籍贯、姓
氏、年龄、牺牲的悲壮，笔者感觉很像自己的
妹夫冯若琳提起过的他在抗战中牺牲的舅舅，
但高传纪的画像是纪念馆工作人员根据烈士的
英勇事迹和战争年代英雄人物的形象绘制的，
和自己看到的照片完全不像，因此不能确定。
笔者赶紧用手机拍下了高传纪的信息和图片，
发给冯若琳。冯若琳很快确认，这个年轻人正

是全家苦苦寻找了半个多世纪的高云的大哥高
传纪。

“找了几十年找不着，这下终于知道大哥
在哪儿了，我一下子就泪流满面。”回忆起当
时的情景，高云仍难掩激动的心情。

高传纪的侄子、侄女们带着老一辈亲人的
愿望，带着姑姑们的嘱托，带着烈士遗像，立
即赶赴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看望他们日思夜
想的亲人。半个多世纪的追寻终于有了结果，
终于可以告慰高传纪抱憾离世的父亲及兄弟
们。

“坚不到后方逃难，

只有往前去”

高传纪出生在山东潍县的一个追求进步的
革命家庭。

谈起自己的家庭，高云打开了记忆的闸
门，将家里的情况娓娓道来。父亲高象九15岁
考取济南正谊中学，之后半工半读，先后在山
东大学、北平中国大学学习。高象九求学时就
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担任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国
文教员后，积极推荐进步书籍给学生们阅读，
给学生讲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支持学生的抗
日爱国活动。1932年，高象九出任当时位于掖
县的山东省立第九中学校长。学校聘请思想进
步人士任教，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因此涌现
了大批先进青年和进步人士。抗战期间，高象
九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往返于重庆和山东之
间，协助八路军作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高

象九由梁漱溟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新
中国成立后，高象九曾历任山东省民政厅副厅
长、省政协副秘书长、民盟山东省委副主委等
职务。高云说：“因为毕生追求进步，高象九
被称为‘中共挚友’。”

受高象九的影响，他的子侄辈有六人投身
革命。对于自己的长子高传纪，高象九尤其看
重。“你大哥是个相当有志气的人！”高云回
忆说，父亲经常在她面前夸奖大哥高传纪。

高传纪仅存的两张照片中，有一张是他在
掖县读书时与父亲的合影。照片中，高传纪身
穿童子军军装，英姿飒爽，一旁的高象九伸出
右手轻抚其背，慈爱之情溢于言表。

在父亲的指引下，高传纪年纪轻轻就走上
了革命道路，他十几岁参加童子军，积极参加
抗日斗争活动。1938年，国民政府将沦陷区的
中学内迁至大后方，新成立国立中学。高传纪
跟着父亲，前往甘肃秦安的国立第五中学学
习。从山东到甘肃，山高路远，不难想象高传
纪在路途之上遭受了多少艰难困苦。

不久之后，父子分别，高传纪一个人留在
西北。父子两人不时有书信往来，高传纪每当
在人生路上感到迷茫、困惑的时候，就会写信
向父亲寻求帮助。在国立第五中学，高传纪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新杂志时，如《读书月报》二期，请
寄来，我们非常需要精神食粮。”“《读书月
报》如果出刊的时候，快寄份来，我现在想一
下子就看到它。”“《新华日报》听说直接订
是六毛，如果真的话，请订一份，看上一个
月。”高传纪刻苦学习，广泛阅读进步书籍，

但当时西北后方学习资料匮乏，因此高传纪每
次写信都会让父亲想方设法多寄一些来。

几个要好同学要回河北打游击战，这让高
传纪心中有说不出来的难受，“在他们临走的
时候，本来我想到天水送他们，但是，他们不
希望我去，并且还说：‘有送人的时间，自己
充实自己吧！我们在天水别了，你一个人回来
不更要难过吗？’”

高传纪觉得同学说得对，最后写了一首诗
为他们壮行。1939年4月7日写给父亲的家书
中，高传纪又详细地记录了这首诗：

“在今天，我坚定了铁的意志——— 打回老
家去。

再会吧，在前线上!
民族已到生死关头，抗战已到紧要时候，

怕什么流血，说什么牺牲。
朋友，让我们再会吧！
在敌人的后方——— 游击队里。”

“亲爱的爸爸，我想离开甘中，但我决不想
去四川、贵州避难，与其到那里，倒还不如留
在甘中，我想到哪个地方学习，或者有机会也
同他们一样回家打游击。亲爱的爸爸，请你给
我一个明确的路子，但是他们走时，我曾坚决
地对他们表示过，坚不到后方逃难，只有往前
去。”高传纪在信中向父亲袒露了赤子之心。

徒步走了三千多里，

挺进河北前线

“孩子，你们年轻，前途远大，还是到那
边寻找光明吧，中国的希望在那里。”高象九
的回信给高传纪指明了道路。1939年5月底，在
父亲的鼓舞下，高传纪与几位进步青年决定到
延安去。出发前，大家去当铺，卖掉了平时使
用的被褥和棉衣，用换来的钱作为路费。

一封封泛黄的信件记录下这群年轻人艰辛
的前行足迹。他们到达当时的陕西栒邑职田镇
时，由于天气不好，路费也已用完，只好暂时
住了下来。在这里，高传纪进入陕北公学，被
安排在了五十三队。

从国民政府的国立中学到共产党创办的陕
北公学，高传纪感觉像换了天地。“这里很
好，青年朋友们活跃极了。此地有成仿吾，陈
唯实，何干之等好教员，课程有政治常识、游
击战术、军事训练等。早上四点半起床，天黑
即睡，睡在窑洞里，相当暖和。”“这里青年
活跃极了，信上不好谈，来就会明明白白，我
一天跑来跳去真快乐极了，不像在甘中那样死
板了。”高传纪给父亲的信中充满了欢快的语
调。

就在这个时候，高传纪与同在陕北公学五
十三队的肖远烈相识。肖远烈后来在回忆这段
时光时说：“他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他的岁
数同我大小差不多。他是队上的骨干，我也
是，我们一块接触多，他的性情开朗和工作积
极，使我们能够说到一块儿。”

1939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与
其他几所学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敌
后。高传纪在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部，担任绘
画、通讯工作。他从米脂出发，到葭县渡黄
河。挺进敌后的道路是异常艰苦的，“就连我
这样的身体一天三顿小米还有些吃不住劲，饿
得肚子难受得很，总想吃馍馍。但哪里有馍吃
呢？馍现在在我们全体同志看来，简直吃一口
比下十次馆子还好，虽这样说，但吃小米也是
好的，听说前面要过敌人封锁线，饿着肚皮也
要走。”在艰苦的行军中，高传纪仍然乐观地
开起了玩笑：“想我再吃三年五年小米是不成
问题的。”

就这样，“凭着两条腿，背着行李，走了
三千多里”，高传纪到达了目的地——— 河北阜
平县城南庄。

敌后斗争险象环生，高传纪以大无畏的乐
观精神面对残酷环境。“我们呢？因此就不像
以前那样安定，敌人‘扫荡’我们反‘扫
荡’，这就有趣了，由内线转入外线，由外线
转入内线，我们随着就过起游击生活来了，说
不定一天晚上会搬几次家，会听到炮声机枪声
一日夜不停，但我们的学习还仍是坚持，说不
定到一处大家坐下来就开始讲起书来。”在一
封信中，高传纪这样描绘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我们在这里就是这样，孩子们也和我们
一样。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工作是比较
困难的，正在这样的条件下随着也就锻炼了我
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高传纪迅速成长，
“随着各方面的进步，我的学习也和以前不同
了。以前我对这个是马马虎虎的，就是和替别

人学的一样与己无关，现在不同了，现在差不
多平均每天有十个钟头或九个钟头看书的时
间，有时夜间兴趣来了还开开夜车，晚十一二
点才睡，但是也注意到身体，打打篮球、散
步，有时候开一些大的晚会，可真有趣呢，演
员多半是老的有经验的艺术工作干部，演得可真
好。有一次离我们五十里地的地方有晚会，我也
背上行李去看。”高传纪在一封给邻家伙伴的
信中这样叙述自己的变化。在另一封信中，他
还说：“在这半年当中，身体强壮了……各方
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自己很高兴、很快乐！”

敌后斗争是残酷的。残暴的日军不断“扫
荡”根据地，手段惨无人道。高传纪经常将这
些见闻写进家书：“我们反‘扫荡’走到一个
村庄，老乡们告诉我们，这次‘扫荡’有几个
小孩子和狗被煮在一个锅里。当敌人被打走
后，孩子被煮死了。”但在“百团大战”中，
“我们得到了敌人的一个六岁、一个四岁的小
孩子，非常可爱，后来我们的同志又冒着危险
送给敌人，我们对待他们的儿童是不和他们对
待我们的儿童一样的。”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深入“敌后之敌后”

1942年，高传纪和肖远烈感觉一直在学校
工作缺乏一线对敌斗争的经验，因此积极要求
到地方工作，并且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这一请求得到学校的批准，高传纪、肖远烈
被派到了当时斗争最艰苦最残酷的平北地区。

在交通员带领下，高传纪一行过平西根据
地，穿过敌占区的各个据点，到达了敌后的平
北军分区司令部，高传纪被任命为龙赤联合县
第四区区委书记。

平北抗日根据地地跨当时的冀热察三省，
处于北平、张家口、承德三角区域。它与平西、冀
东根据地互为依托，互相配合，像一把钢刀插在
敌人后方腹地，直接威胁着日伪统治中心北平、
张家口等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

平北在全国抗日根据地中被称为“敌后之
敌后”，这里天天有战斗，处处在流血。资料
记载，日伪在长约850千米的长城线上，实行
“三光”政策，强行设置“人圈”，制造惨绝
人寰的千里无人区。平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
艰难、最残酷的阶段。以平北抗日中心海陀山
区为例，1942年全年，敌人共发动大小“扫
荡”32次，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被杀害430余
人，被捕1100余人。

战友悲痛回忆，

“尸首也无法找到”
高传纪在四区工作时，肖远烈曾经去过，

他记得四区的活动中心在尤庄子附近。在一次
反“扫荡”斗争中，高传纪到村里发动群众，
他在尤庄子西面的一个山梁上突然与敌人遭
遇，不幸被捕。

“敌人威迫他投降，但他表现了一个共产
党员的英勇气概和献身精神，不屈服于敌人的
刺刀。敌人威迫失败，便残暴地驱使狼狗咬
他。传纪同志不愧为共产党员，面对凶恶的敌
人，仍然坚持民族的气节，终于被敌人残害，
为抗日救国洒尽了一腔热血。由于他英勇牺牲
在敌人的据点里，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
连他的尸首都不能见到，甚至也无法找到。”
肖远烈在回忆高传纪牺牲的情况时悲痛地说。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革命的高家兄弟们陆
续与家里取得联系，唯独高传纪一直没有消
息。父亲高象九将高传纪的十六封遗信仔细整
理、小心收藏，一封信因为被水浸渍而字迹漫
漶，他让人又仔细抄写了一份。每当思念儿子
时，高象九便拿出来仔细翻看，每一封信都读
了无数遍。1980年，高象九因病去世，晚辈们
为了慰藉高象九那颗情有不甘的心，把他一直
留存身边的高传纪仅有的那件童子军上衣一同
下葬，至此，儿子陪着他一生敬重的父亲，长
眠于济南东部的玉顶山上。

高象九去世后，高传纪的遗信由高云珍
藏。接受采访时，高云小心翼翼将这些信件铺
展在桌子上，望着泛黄的纸张，她陷入到对大
哥的无限思念之中。

“民族已到生死关头，抗战已到紧要时候，怕什么流血，说什么牺牲。让我们再会吧！在敌人的后方——— 游击队里。。”一
个山东青年以昂扬的斗志战斗在最残酷的平北敌后，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他扛住日军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日军军恼羞
成怒，放出凶恶嗜血的军犬……勇士永远19岁。

高传纪：坚定铁的意志，洒尽一腔热血
□ 王建 王晓颖

在父亲高象九的影响下，高传纪（在高家
排行老五）兄弟、堂兄弟六人，也纷纷投身革
命，他们有的奔赴延安，有的留在家乡开展对
敌斗争。

高潮（原名高传绥，排行老六）、高洪
（原名高传缗，排行老八）加入了学生抗日联
合会，至今健在的妹妹高慧（原名高秀慧）、
高云（原名高秀云），当时虽年岁小，也经常
为抗日组织传递秘密书信，力所能及地为革命
做点事。一次，当时五六岁的妹妹高云，正在
家里的院子里玩耍，这时一个大约三四十岁的
卖布人，慌忙跑进了家里，要求小妹妹把他藏
起来。高云看他不像坏人，就把他引到了厕所
里，并从外面拴好门。随后追来的日本宪兵，
翻遍了整个院子，也没发现卖布人，再三询问
高云，也没得到想要的结果，只好悻悻离去。
小妹机智地保护了我党地下工作者。

抗日战争时期，高烽（原名高传纶，排行
老三）担任中共潍北县委书记，他安排年轻的
中共党员张永正，以学生的身份在潍县县立中
学做掩护。张永正长期住在他们高家，与高
潮、高洪一起，组成抗日小组，从事革命活
动。他们白天到学校上课，课余时间宣传中共
抗日政策，并组织进步青年到潍北根据地参
观，利用一切时机，发动进步学生，开展对敌
斗争。每次抗日小组召开秘密会议，两个妹妹
就给他们站岗放哨，一有情况及时通风报信。
由于他们组织严密，深入青年当中，经常开展
活动，使当地抗日斗争异常活跃，为革命的胜
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张永正直至潍县解放，才
离开高家，到国家公安部工作。

在抗日斗争最紧张的时候，高烽到潍县城
里部署工作，在城里集市上，巧遇叛变革命加
入敌人宪兵队的一个叛徒。高烽意识到自己已

经暴露，可能要遭到逮捕。他趁人多，甩掉叛
徒，立即回到家里。当时只有高烽的母亲和
17岁体弱多病的七弟高传综在家。他一面让
家人作好应对敌人搜捕的准备，一面又让高传
综去交通点报信，以免遭敌人破坏。高传综接
到任务，立即动身，一路上不敢耽误、不能停
歇，一口气奔跑3里多路，在敌人到达前，把这
一重要情报传递给了八路军地下联络员、他们
的二姐高芳（原名高秀芳）。由于一路的劳累和
惊吓，本就体弱的七弟在完成任务后，倒在了
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日本鬼子搜遍了高烽
家，也没有发现高烽。一家人用生命保护了各
交通点和革命者。

在革命最艰苦的年月，他们家收留和保护
了一大批中共骨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兄弟
姐妹全部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科技工作者，
为党的事业继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相关阅读

革命家庭
□ 王晓颖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高传纪(左)
与父亲高象九的
合影。

平北抗日战争
纪念馆陈列的高传
纪画像。

高传纪在陕西米脂给父亲
写的信（左图）。高传纪在陕
西 栒 邑 给 父 亲 写 的 信 （ 右
图）。

“在今天，我坚定
了铁的意志——— 打回老
家去。再会吧，在前线
上……”高传纪，一个
山东青年来到河北抗日
前线 ，战斗在平北敌
后，用青春热血将自己
的诗歌书写在他挚爱的
土地上。

在父亲高象九的影
响下，高传纪兄弟、堂
兄弟六人，纷纷投身革
命 ，他们有的奔赴延
安，有的留在家乡开展
对敌斗争。

（高传纪生前留
影）

高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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